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庵埠村名 诗音改字散伦

陈传佳
潮安县龙溪中学 高级教师 潮安

,

村名有历史的稳固性
,

许多古村名现

在仍继续使用
,

但也并不都是一 成不变

的
。

村名的改变有多种形式
,

其中有一种

是采用谐音改字的方式来变更的
。

下面举

潮安县庵埠镇为例试作说明
,

并由此探讨

潮汕文化的某些内质
。

庵埠镇现有 个行政村
,

其中有许

多曾更改了村名
,

而用谐音方式改字的竟

有 个之 多
,

占了总村数的 以上
。

谐音是一种修辞手法
,

它借助字词的音相

同或相近
,

把原来的字改掉
,

使人读起来

声音依旧或者差不多
,

可是细研字义
,

意

思却不相同
。

村名谐音改字
,

是并非仅仅从语音
、

词汇
、

修辞等角度就能讲得清楚的问题
,

它跟社会因素
、

文化传统
、

心理观念等也

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
。

因此
,

研究这种现

象不只是对语言学
,

而且对历史学
、

社会

学等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
。

一
、

谐音改字村名及其语音
、

语义简述

崎 坎 【 门 , 们① 一 大 鉴
「 门 们 年 ② 一 大 干

面 门 叼 〕 年 一 大 鉴

年
。

崎
,

《广韵》 去奇切
,

平支溪
。

溪母

字潮州话 多读 〔
’

〕和 〔 〕
,

如 气
、

劝
、

孔
、

靠
、

枯
、

窥
。

支韵字潮州话多读

」
,

如 戏
、

义
、

是
,

也有读
,

如

知
、

崖
、

鲡
。

坎
,

《广韵》 苦感切
,

上感

溪
。

感韵字潮州话多读 〔 〕
,

如 耽
、

撼
、

晃
。 ‘

大
,

《广韵》徒盖切
,

去泰定
。

定母

字潮州话多读 〔
,

如 但
、

佃
、

投
。

泰

韵字潮州话读 仁
,

如 奈
、

沛
、

赖
。

鉴
,

《广韵》 古衔切
,

去鉴见
。

见母宇潮

州话 多读 〔 〕
,

如 记
、

广
、

经
,

也有

「
’

〔〕二读的
,

如 企
、

枯
、

家
。

鉴

韵 字潮 州 话 有读 【 〕
,

如 监
、

谗
、

闲
。

从 《广韵》可以看出
,

在中古
“

崎
”

除了可读 「」外
,

还可以读 【 」
“

大
”

读 〔
。 “

崎
”

改为
“

大
” ,

声不同
,

韵

相同
。 “

坎
”

和
“

鉴
”

声相同或相近
,

韵

相同
。

崎坎村东临韩江
,

地势较高
,

因而以
“

崎坎
”

为名
。

先为几户乞丐居住
,

后陈

氏迁入
,

成为主姓
。

相传后来因被嘲为乞

丐乡而易名为
“

大鉴
” 。

大鉴
,

即大明
、

亮光四射
。

从
“

大鉴
”

改为
“

大干
” ,

反映 了另

一种语言现象
。 “

鉴
”

读「 们
, “

干
”

读

「叼认〕
,

潮州话韵不相同 但庵埠话缺〔
, 一 一律读 一 们

, “

鉴
”

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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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干
”

庵埠读音皆为〔叨们
,

所 以村人认

为只改字
,

不改音
。 “

大干
” ,

是
“

高举三

面红旗
,

大干社会主义
”

的意思
。

郭 陇 【 , 、」一 凤 廓

响门 砍 〕 年 一 郭陇 涌

年 一 凤廓 年 一 郭陇 一 年

一 凤廓 年 一 郭陇 年
。

郭
,

《广韵 》 古博切
,

入铎见
。

廓
,

《广韵》 苦郭切
,

入铎溪
。

见母字潮州话

读 〔 参看
“

崎坎
”

条
,

溪母字潮州

话读 〔
’

〔 参看
“

崎坎
”

条
。

铎韵

字潮州话多读 〔 」 〔 」等
,

读 〔

的较少
,

如 博
、

获
、

镬
。

现今 潮州话
“

郭
”

读 〔 曰
, ,

是否反映了一个语音

现象 中古
“

郭
” “

廓
”

韵母 均应为

〔
,

后来在成为现今北方话 的 「

之前
,

有一个 【 〕的过渡

郭陇的
“

郭
”

为该村主姓
, “

陇
”

是

潮汕地区村名常用末字 下文再作简介
。

“

郭陇
”

改
“

凤廓
” ,

因其地相传为凤地
,

取其吉样义
“

廓
”

与
“

郭
”

均有
“

外城
”

之义
,

在此除谐音外
,

还有义同借用
。

下 路 「 门 」〕一 霞 露

刁 」〕 弘 年 一 下路 年

一霞露 年
。

下
,

《广韵》 胡雅切
,

上马匣
。

匣母

字潮州话可读零声母
,

而多读 〔
,

如

怀
、

或
、

户
。

马韵字潮州话 可读 〔
,

如 野
、

冶
、

且
。

路
,

《广韵 》洛故切
,

去暮

来
。

来母 字潮州 话 多读 〔
,

如 料
、

列
、

力
。

暮韵字潮州话有读 〔
,

如

渡
、

兔
、

沽
。

霞
,

《广韵 》胡加切
,

平麻匣
。

麻韵字

潮州话 多读 【
,

如舍
、

奢
、

加
。

露
,

《广韵 》 洛故切
,

去暮来
。

声韵调 皆与
“

路
”

同
。

“
下
”

改
“

霞
” ,

声韵 同
,

调 不 同
“

路
”

改
“

露
”

声韵调皆同
。

下路是古时上潮州府官道经过之处
,

下路是下官路省称 庵埠韩江边有上官

路 一说是该村地势低
,

南面和北面溪

流因海潮上涨溪水常流入村中
,

故称为下

路
。 “

下路
”

改
“

霞露
” ,

取
“

光彩润泽
”

之意
。

溪 头 「’ 」
,

〕〕一 开 壕

〔“ 月 年 一 溪 头 李
‘

月
,

〕 饰」 年 一 开 壕

年
。

溪
,

《广韵》苦奚切
,

平齐溪
。

溪母字

潮州话可读 【’〕 参看
“

崎坎
”

条
。

齐

韵字潮州话 多读 仁」
,

有读 〔
,

如

齐
、

题
、

鸡
,

也 有读 「 的
,

如 脐
、

西
、

犀
。

头
,

《广韵 》 度侯切
,

平侯定
。

定母字潮州话 多读 〔 参看
“

崎坎
”

条
。

侯韵字潮州话 多读 「
,

如 偷
、

沟
、

欧
。

开
,

《广韵 》 苦哀切
,

平 台溪
。

溪

母字潮州话可读 「’」 参看
“

崎坎
”

条
。

始 韵字潮州话 多读 〔
,

如 该
、

栽
、

台
。

壕
,

《广韵 》 胡刀切
,

平豪匣
。

匣母字潮州话 多读 仁 〕 参看
“

下路
”

条
。

豪韵字潮州话多读 〔 〕
,

如 毫
、

劳
、

敖
。

从 《广韵 》可知
, “

溪
”

改
“

开
” ,

音

相近
,

甚或 可 能相 同
,

在 多年前
,

“

溪
”

可能读「
,

们
“

头
”

改
“

豪
” ,

音

相近
。

溪头因有溪流横过其西北而得名
,

改

为
“

开漆
” ,

也 因其溪池环绕如壕堑
。

溪

头村原有三姓
,

称溪头郑
、

溪头蔡
、

溪头

李
,

年筑潮汕铁路
,

路东溪头李 自

成一村
,

称溪头李
。

马 陇 沈吻洲〕 一 茂 龙

门冈刁 年
。

马
,

《广韵 》莫下切
,

上马明
。

明母字潮

州话多读 〔
、

〔」
,

有的有二读
,
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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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
、

慢
、

马
。

马韵字潮州话 多读 「 」
,

有读
,

如 把
、

笆
、

玛
。

陇
,

《广

韵》 力踵切
,

上肿来
。

来母字潮州话多

读 〔 参看
“
下路

”

条
。

肿韵字潮州

话有读 〔叼 〕的
,

如 种
、

重
、

涌
。

茂
,

《广韵》 莫候切
,

去候明
。

候韵

字潮州话多读
,

也有不少读 「 」
,

如 逅
、

构
、

偶
。

龙
,

《广韵 》 力钟切
,

平钟来
。

来母字潮州话多读 「 参看
“

下路
”

条
。

钟韵字潮州话多读 〔闪 〕
,

也有读 〔叼 〕
,

如 供
、

春
、

松
。

由上可知
, “

马
”

改
“

茂
”
语音相差

稍大
“

陇
”

改
“
龙
” ,

声韵相 同
,

调不

同
。

茂龙村主姓为陈
,

改
“

马
”

为
“

茂
” ,

似乎有意避开 以为主姓为马的误会
。 “

马

陇
”

改
“

茂龙
” ,

改得较巧妙
,

除了取兴

旺发达之意外
,

易
“

陇
”

为
“

龙
” ,

字形

结构去掉
“

阜
” ,

另扣承古意
,

庵埠古称

龙溪
,

龙溪出茂龙
,

其意深远
。

潘 陇 仁’渊 叼沈 一 攀 龙
仁
‘

叼月吻 〕」 年 一 潘 陇

年 一 攀龙 年 一 潘 陇

年
。

潘
,

《厂
一

韵 》普官切
,

平桓谤
。

谤母字

潮州话有许多读 仁
’

〕
,

如 皮
、

朋
、

跑
。

桓韵字潮州话 多读 明 〕
、

〔
,

读

仁 〕的
,

如 官
、

般
、

欢
。

陇
,

《广韵》

力踵切
,

上肿来 参看
“

马陇
”

条
。

攀
,

《广韵》 普班切
,

平删谤
。

删韵

字潮州话 多读 〔叨
,

如 管
、

奸
、

颁
。

龙
,

《广韵》 力钟切
,

平钟来 参看
“

马

陇
”

条
。

“

潘陇
”

改
“

攀龙
” ,

取吉祥之意
。

潘

陇相传为凤地
,

已有
“

附凤
”
之意

,

改为
“

攀龙
” ,

意即
“

攀龙附凤
” ,

表示能像龙

一样飞黄腾达
,

像凤一样流光溢彩
。

刘陇郭「 刁冈习 」一 溜陇

〔 训峋讨〕 年 一 溜 龙

训叼 〕 年
。

刘
,

《广韵 》力求切
,

平尤来
。

来母

字潮州话多读 〔 参看
“

下路
”

条
。

尤韵字潮州话 多读 〔
,

如 忧
、

邮
、

留
,

也有读
,

如 矛
、

留
、

流
。

陇
,

《广韵》 力踵切
,

上肿来 参看
“

马陇
”

条
。

溜
,

《广韵》 力救切
,

去肴来
。

来母

字潮州话多读 「 参看
“
下路

”

条
。

有韵字潮州话多读 〔
,

如 蹂
、

首
、

右
。

龙
,

《广韵 》力钟切
,

平钟来 参看
“

马陇
”

条
。

“

刘
”

改
“

溜
” ,

潮州话声相同而韵不

同
,

而官话 文读 声韵相同
,

读 「 〕
,

这是官话的谐音
。

刘陇郭主姓郭
,

是元代从郭陇迁入

的
,

原属刘陇
,

到了清末
,

郭氏已蕃衍发

达
,

自成一村而不依附刘姓
,

不用其姓为

村名
,

因而改字
。

进而
“

溜陇
”

改为
“

溜

龙
” ,

希求更兴旺发达
。

桥 边 几声们
、

上 林

〔 花勺 刁」一 乔林〔
,

〕一 〕〕

年
。

桥
,

《广韵》巨娇切
,

平宵群
。

群母字

潮州话多读 〔
,

如 旧
、

件
、

局
。

宵韵

字潮州话有读 〔
,

如 庙
、

赵
、

蕉
。

乔
,

《广韵》巨娇切
,

平宵群
。

群母字

潮州话有读 〔’〕
,

如 侨
、

其
、

狂
。

宵

韵字潮州 话 有读 〔
,

如 消
、

朝
、

飘
。

桥边
、

上林二村主姓林
,

民国初年合

并为一 村
,

改为
“

乔林
” 。 “

乔
”
取 自

“

桥
”

的谐音
。

两字中古同韵同声
,

但在

潮州话韵母有所不同
,

只是相近
。

不过改

字时国语语音相同
,

读为「以 们
。

现在

用潮州话朗读古诗词
,

因叶韵故
, “

桥
”

仍常读
“

乔
”

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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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“

桥
”

为
“

乔
” ,

有几点可 以谈一

下
。

其一
, “

桥
”

是形声字
,

原意为桥梁
,

“

木
”

形
“

乔
”

声
。 “

乔
”

是
“

高
”

的意

思
,

取其意义
。

《说文 》
“

乔
,

高而曲也
。

从夭
,

从高省
。 ”

树干直立
,

上端树冠蔓

延旁枝叶
,

正是
“

高而 曲
”

的意义
。

《诗

经
·

小雅
·

伐木 》
“

伐木丁丁
,

鸟鸣要要
,

出自幽谷
,

迁于乔木
。 ”

其二
, “

桥
”

可通
“

乔
” 。

清
·

朱骏声 《说文通训定声
·

小部 》
“

桥
,

假借为乔
。 ”

《诗经
·

郑风
·

山有扶

种
“

山有桥松
,

限有游龙
。 ”

陆德明释

文
“

桥
,

本亦作乔
。

王 云
‘

高也
。 ”’

“

桥
”

改
“

乔
” ,

似 改而 实未 改
。

其 三
,

“

乔
”

有升迁之意
,

合村而为一
,

取其喜

庆美好之义
。

其 四
,

也是最主要 的
,

以
“

乔
”

饰
“

林
” ,

于字面辞通意畅
,

于林姓

取其向上发达
,

蓬勃兴旺之意
。

尾 乡 洲 训 一 美 乡

、 训 年
。

尾
,

《广韵 》 无 匪切
,

上尾微
。

微母

字潮州话多读 〔
,

如 鹜
、

芜
、

味
。

也

有读 〔
,

如 晚
、

网
、

物
。

尾韵字潮

州话多读 仁
,

如 菲
、

伟
、

卉 也有

读 〔
,

如 昧
、

泪
、

慰
。 “

尾
”

白读为

、」
,

文读为〔 湘
。

美
,

《广韵 》 无鄙切
,

上 旨明
。

明母

字潮州话多读 「 参看
“

马陇
”

条
。

旨韵字潮州话 多读 〔
,

也 有读 〔
,

如 轨
、

水
、

未
。

“
尾
”

改
“

美
” ,

声韵调皆相同
。

尾 乡主姓陈
,

先祖从亭下村迁入
,

因

是庵埠
“ 四 乡陈

”

最迟创村的
,

所 以称
“

尾 乡
” 。 “

尾乡
”

改
“

美乡
” ,

取其茂盛美好之

意
。

亭下 「明 们一亭厦 「冈 们

年
。

下
,

《广韵 》
,

胡雅切
,

上马匣
。

匣母

字潮州话 有读零 声母 的
,

如 胡
、

完
、

划
。

马韵字潮州话有读 【 的
,

如 哑
、

姐
、

夏
。

厦
,

《广韵 》 胡雅切
,

上马匣
。

声韵

调同
“

下
” 。

亭下主姓陈
,

先祖南宋时从福建迁

入
。

昔黄姓先在此居住
。

有一黄员外在村

里建一雨亭
,

陈氏成族建祠于雨亭附近
,

故取名亭下
。

《说文 》
“

厦
,

屋也
。

从广
,

夏声
。 ”

改
“

亭下
”

为
“

亭厦
”

除 了避
“

下
”

外
,

以表示
“

高大屋 子
”

意思 的
“

厦
”

与
“

亭
”

结合
,

还寓有
“

基业广大

无量
”

的意思
。

下 吴 【门 〕 一 厦 吴
。门即 刁」 年

。

下
,

《广韵 》 胡雅切
,

上马匣 参看
“

亭下
”

条
。

厦
,

《广韵 》 胡雅切
,

上马匣 参看
“

亭下
”

条
。

下吴主姓吴
,

因地势低下
,

故取名
“

下吴
” 。

改
“

厦吴
”

避
“

低下
”

之嫌
。

二
、

谐音改字语言简析

字音 上面所举的无一例外采用

了谐音改字
,

谐音改字 个村
,

共改了

个字
,

改字的语音根据主要是潮州话
,

其中 个字用潮州话改动
,

或相同
,

或相

近 崎
、

坎
、

郭
、

溪
、

头
、

马
、

陇
、

下
、

路
,

个字用官话 文读 或 国语 改动

潘
、

刘
、

桥
、

尾
、

下
。

即使用官话或国语

改动
,

潮州话读起来也很相近
,

不 易混

淆
。

字形 善用形声字特点改字
,

这

是改字之人所着重考虑的
。

汉 字声旁相

同
,

语音也相差不远
,

谐音改字先从同声

旁中寻找合适的字
,

这是一条快捷可行的

途径
。

共有 个字利用形声字特点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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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
、

陇
、

路
、

桥
。

字义 改用之字意思都比原字好
,

具有一定的内涵
,

字义的取 向是 兴 旺
、

美好
、

发达
。

这符合全体村民的愿望
,

容

易被不同阶层所接受
。

五
、

谐音改字中的
“

龙
”

三
、

谐音改字皆出自乡绅文士

之手

从第二部分可以看出改字人在尊重潮

州话的前提下也用文读改字
,

这明显是文

人所为 再者
,

所选之字均是有一定的积

极意义
,

不产生歧义
,

不易被人歪 曲而生

贬意 另外
,

改字人或主持改字之人应是

在村中有一定地位的人
。

例如
,

桥边
、

上

林合二而为一村并改名乔林
,

就是由乡绅

林纯儒所倡导
、

主持的
。

这也显示 了乡村

士绅的力量之大是不可忽视的
。

四
、

谐音改字历史悠久

从第一部分可以看出
,

庵埠村名谐音

改字古 已有之
。

从 仪 多年前
“

崎坎
”

改
“

大鉴
”
以来

,

陆续都有村名谐音改字
。

这也反映了汉民族喜欢地名谐音改字的历

史
。

《史记
·

张耳陈余列传》
“ 汉八年

,

上

从东垣还
,

过赵
,

贯高等乃壁人柏人
,

要

之置厕
。

上过欲宿
,

心动
,

问曰
‘

县名

为何
’
日

‘

柏人
。 ’ ‘

柏人者
,

迫于人

也
’

不宿而去
。 ”

这可能是第一例把谐音

改字与地名联系起来 古籍记载的地名谐

音改字之例数不胜数
。

例如
,

信安县
,

本

是后 汉 的新安县
,

晋朝改名为信安县
。

“

新
”

改
“

信
” ,

谐音改字
。

又 如
,

山丹

县
,

汉代为删丹县
,

后 魏 改称 山丹县
。

“

删
”

改
“
山
” ,

谐音改字
。

值得专门一谈的是 个村改字
,

其

中竟有 个村用了
“
龙
”

字
。

正如第二部

分所说的
,

用
“

龙
”

替换
“

陇
” ,

首先一

个是凭借形声字特点改字
。 “

陇
”

是潮汕地

区村落名字的常用末字
。 “

陇
”

同
“
垄
” ,

是
“

高丘
”

的意思
。

南朝
·

齐
·

孔稚哇 《北

山移文》
“

及其呜验入谷
,

鹤书赴陇
。 ”

明朝
·

徐弘祖 《徐霞客游记
·

滇游 日记 四 》
“

其内桃树万株
,

被陇连壑
。 ”

此二例 皆
“

陇
”

同
“

垄
” 。

潮汕地区村落多用
“

陇
” ,

这有其地理原 因
。

距今 以 多年前
,

全

新世海进的海水后退
,

海岸轻微上升
,

受

第三列岛丘阻挡
,

韩江带来的大量泥沙堆

积
,

形成了韩江平原
,

其中有不少地势较

高的冲积堆
,

称为
“

垄
” ,

成为潮汕先民

居住
、

耕作之地
,

称之为
“

陇
” 。 “
龙
”

可

通
“

垄
” 。

《孟子
·

公孙丑下 》
“

人亦孰不

欲求富贵 而独于富贵之 中
,

有私龙断

焉
。 ”

朱熹注
“
龙

,

音垄
。

龙断
,

冈垄之

断而高也
。 ”

庵埠古称龙溪
, “

马陇
”

改
“

茂龙
” ,

“

潘陇
”

改
“

攀龙
” , “

溜陇
”

改
“

溜龙
” ,

除了取
“

陇
”

之声旁外
,

还与
“

龙溪
” 一

名紧密关联
。

龙溪所 出之龙
,

乃得水之

龙
,

更能潜渊戏水
,

腾云驾雾
。

同时也反

映了中华民族对龙图腾的崇拜心理
。

地以
“

龙
”

命名
,

至少在 《 多年

前就有了
。

《春秋
·

成公二年 》
“

齐伐我北

鄙
。

围龙
。 ”

杜预注
“

龙
,

鲁邑
,

在泰山

博县西南
。 ”

自春秋以来
,

历代有许多地

名嵌入
“

龙
” 。

《中国古今地名辞典》所收

录的首字带
“

龙
”

地名就有 条之 多
,

仅以
“

龙溪
”

命名的就有贵州铜仁县的龙

溪 口
、

四川平武县的龙溪堡
、

广东台山县

的龙溪墟等若干处 潮安的龙溪都未载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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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湖墟有载
。

村名谐音改字
,

可以说是一项艺术生

产活动
,

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
,

它直接反映了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基本态

度
,

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
,

它把主体的思

想
、

情感
,

也把人对时空的理解用语言表

现出来
。

这种属于具体文化体系中的观念

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
, “

陇
”

改
“

龙
” ,

最

突出的是传统观念所起的作用
。

对古代文

化传统继承的心理倾向是一种求承心理
。

甲骨文中就有
“

龙
”

这个字
,

《说

文》
“
龙

,

鳞虫之长
。

能幽能明
,

能细能

巨
,

能短能长
,

春分而登天
,

秋分 而潜

渊
。 ”

这是传说中的神异动物
。

《礼记
·

礼

动
“

麟凤龟龙
,

谓之 四灵
。 ”

根据远古

的神话传说
,

伏羲
、

女娟是一对巨大的龙

蛇
,

炎帝是因为母亲感应神龙生下来的
,

轩辕黄帝是人面蛇身
,

黄龙体
。

大概是因为炎帝和黄帝都跟 龙有联

系
,

炎黄子孙也就成 了
“

龙的传人 ,’ 龙

成为华夏民族的图腾崇拜物
,

成为中华民

族的象征
。

同时
,

龙被赋予神圣
、

高贵
、

吉祥
、

欢乐的内涵
。

这就无怪乎人们喜欢

用
“

龙
”

来给地方命名
。

“红旗村
” 。

又如
,

揭东县地都镇的
“

陇上

村
”

改为
“

军民村
” 。

在古代也有出于政

治目的而改地名的
。

如东汉王莽夺位后
,

为了摆脱政治危机
,

逼使人 民顺从新朝
,

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大规模变更西 汉 的郡

名
。

这是地名变更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心

态和求新心态
。

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一个

时代的政治废立
、

政治风云
,

也可以窥视

到一个时代的人追求新鲜潮流的倾向
。

七
、

谐音改字反映了求雅心态

六
、

谐音改字表现了一定的政

治心理

村名谐音改字有的是出于政治上的需

要
。

例如
, “

大鉴
”

改为
“

大干
” ,

就带上

浓烈的政治色彩
,

它非常直接地反映特定

时代的政治因素
。

年
,

正是高举三

面红旗
,

大干社会主义的时候
, “

大干
”

一名选取 了适合当时的政治气氛
,

又是人

们最为关注
、

最熟悉的
、

认为最时髦的字

眼
,

非常明显地打上了政治烙印
。

出于政

治需要而改地名
,

在潮汕地 区不乏其例
。

例如
,

潮安县彩塘镇的
“

旗地村
”

改为

在庵埠村名谐音改字中
,

几乎没有一

个是为了官方行政需要的
,

均是出自村民

的民间改字
。

而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村名是

因原名太俗太土的缘故
,

特别是带
“

下
” 、

“

尾
”

字的更明显
。

它的更改
,

反映 了民

众的求雅心态
。

早期村名的确定
,

大概是出自民间
,

比较直观坦率
,

或即景取名
,

考虑不周
,

有点
“

文不雅驯
” 。

求美改村名
,

要有一

定的物质基础
,

人们在满足 了生理需要之

后
,

才追求包括村名在内的其他方面的

美
。

当乡村兴旺发达
,

村民文化素质提高

时
,

文人雅士也就要给村名换 一个雅称

了
。

在潮安县
,

村名
“
下
”

改为
“

厦
” ,

“

尾
”

改为
“

美
”

的遍处皆有
。

例如
,

彩

塘镇的
“

水尾
”

改
“

水美
” ,

浮洋镇 的
“

下里尾
”

改
“

厦里美
” ,

东凤镇的
“

沟

尾
”

改
“

沟美
” 。

这些大抵都出于求雅求

驯的缘故
。

八
、

谐音改字反映了血缘宗亲

关系

在谐音改字的 个村名中
,

郭陇和

潘陇这两个村的村名更改后又用原名
,
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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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反复
,

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事
,

这两个村

原村名
、

更改名反复使用
,

而最终仍用原

村名
,

都与姓氏有关系
,

它从一个角度反

映了一个问题 血缘宗亲关系具有强盛的

生命力
,

它现在仍在潮汕地区发挥着巨大

威力
。

中国人十分重视血缘宗亲关系
。

潮汕

地区的广大乡村大多是移民创建的
。

移民

大都同宗同乡相聚
,

形成了血缘聚落
。

这

种聚落常是一姓占多数
,

该村村名即常冠

以大姓姓氏
。

在这一方面
,

庵埠很有代表

性
。

在 个行政村中
,

以姓氏命名的有

郭陇
、

莫陇
、

薛陇
、

刘陇
、

潘陇
、

庄陇
、

林播
、

乔林
、

厦吴
,

共 个村
。

“

郭陇
”

改
“

凤廓
” , “

潘陇
”

改
“

攀

龙
” ,

这反映了向往美好
、

吉样
、

昌盛的

心态
,

但最终抵御不 了氏族观念的威力
,

恢复原来的以姓氏为村名
,

村民们还是乐

于用村名作宗族的标志
,

这是一种强烈的

宗族观念
。

止使用
,

实际上 口 语与书面语两者并用
,

新旧名同时存在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据

某种原因作有意识的选择
。

村名称呼的选

择主观性强
,

明显受到人的意识的控制
,

其中最突出的是心理定势的作用
。

在书面

语
,

特别是正式场合中多用 已改字的村

名
,

而 口语中则使用原有村名
。

原始的村

名在实际生活中使用频率高且有长远的生

命力
。

这说明村名的保守性和稳定性
。

九
、

谐音改字不意味原村名停

止使用

村名谐音改字
,

并不意味原村名便停

一个乡村在社会上显示它的地位
,

总

是以这个乡村的命名为开始的
。

如果说一

个乡村在社会上显示它的作用
,

是这个乡

村的人群实践活动的结果
,

那么乡村的命

名则更多地体现了这一人群的主观意识活

动
,

而对村名作谐音改字
,

则是这一主观

意识活动更进一步的升华
。

在这个活动中

表出的语言现象
,

溶进了多种多样的感情

色彩
,

渗入 了丰富多采 的文化 因素
。

因

此
,

探讨乡村的命名
、

改名的过程是一种

有趣的语言
、

文化溯源
。

上文通过对庵埠
一镇的村名谐音改字的简析

、

探讨
,

以期

能达到对潮汕地区村名谐音改字这一现象

的了解
,

进而更好地理解潮汕的语言现象

和文化内质
。

① 第一个写法是传统上的 口 语称法
。

注音用

原声调
。

② 清代以前的为下限年阶
,

民国以后的为准

确年阶
。


